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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拉康的欲望概念建立在驱动力的保持上，这就让对象的占有处于极为次要的地位，占有被不断推迟、延后，而驱动力被视为回到婴儿的镜像阶段的自我一致性的努力，即与母亲一体的和谐阶段——这一返回由于不可能实现而具有驱动力，因为社会的象征秩序使其彻底破坏，不可复原。人成了社会秩序的主体，在其中不可能获得完全的满足，这对欲望而言成为了一种否定的驱力的前置条件，是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中快乐的实现——他指的是恋母情结，除此无他——远不如改变快乐的方向，使其压抑性的享乐，因为没有压抑就没有驱动，真正说来，驱动感的持存成为了欲望的对象。所以说，现实的人、适应和懂得社会的人必须是个压抑的人。压抑并非见于无产阶级、社会边缘的人，相反，社会化程度越高的人，对压抑就越得心应手，相应的享乐也就更多，这种享乐甚至被拉康标榜为激进的、超越快乐原则和秩序的，例如康德的道德律和萨德的施虐受虐倾向。










因而，网络上对拉康的误用比拉康本人的理论还要恶劣，这是指把拉康的原本就狭隘的压抑拉到更低的层面，让它成为一个侮辱性的概念：弱势群体在物质和精神匮乏中处于压抑状态；或者当敌人是坏人，他的欲望就表现为对爱的对象的敷衍，不断后推、延迟，这是一种索取情绪价值的人，他的行为是剥削。总之，拉康成为了将谎言、谣言当做真理的不学无术的人的后盾，从而阻止说出任何发生事件。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他们没有意识到，拉康的理论对他们自己也是危险的。因为他们的欲望、自由被置于镜像阶段和社会象征秩序的双钳的规范之内，它始终是和一定程度的病理化相联系的，一个人只能在拉康的诊所得到自我纠正，这样一来，那种要得到延续的驱动力根本上来说就毫无意义，它只能是以自我为尺度重建既有的社会秩序的不可能性，而不是和爸爸妈妈有关。按照拉康的享乐原则来生活，人就只能走向崩溃。










这种不可能性，用德勒兹的话说是创造一个无器官身体的困难，是它的失败和垮台罢了。但你必须和什么形成一个无器官管身体才能谈论欲望，才会处于欲望之中。欲望的快乐也不在于对满足感的抑制，而在于无器官身体上经过的流，德勒兹经常以舒曼的音乐为例。还例如，用压抑的享乐来解释施虐受虐狂也是不对的，毋宁说，在那里的是一个糟糕的、僵化的、陷入无差异的深度的无器官身体，况且这也不需要对镜像阶段的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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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自己认为想要的东西吗？拉康论欲望






      

    

  
    
      

Do We Want What We Think We Want? Jacques Lacan on Desire




By Moses May-Hobbs










雅克·拉康的欲望和幻想概念是他思想的核心。拉康将欲望描述为对不可能的满足感的追求。




拉康的写作，倾向于将想法转向令人惊讶的方向，揭示我们通常感知到的背后隐藏的动机和原因。对于拉康来说，精神分析旨在让我们接受现实，接受我们在社会和语言社区中表面角色所掩盖的淫秽、徒劳和神经官能症。他用拒绝我们对想要什么和如何想要的最基本直觉的术语来谈论欲望和快乐，但这似乎为我们体验欲望的复杂性提供了解释——这是一种难以捉摸、令人惊讶、消耗和挫败的东西。










雅克·拉康关于满足问题




拉康认为，欲望并非真正追求它看起来或宣称的东西。欲望似乎想要自己停止：当我饿的时候，我想吃足够的东西，这样我就不会饿了。但对拉康来说，这是一种误导性的外表，掩盖了欲望的实际对象——欲望从来不是完全的满足。




欲望的对象从来不是完全的满足，因为完全的满足是不可能的。拉康臭名昭著的“没有性关系”中提炼出的这种不可能性是拉康思想的基础。拉康将欲望、病理和自由理论化的许多明显违反直觉的方式都是不可能满足的必然结果。




这种难以获得的满足感并不会削弱欲望的力量；它并不能阻止我们追求其目标的不懈不安。对于拉康来说，“是幻想构成了欲望所特有的快乐”（康德与萨德，1963）。换言之，如果欲望似乎驱使我们走向的完全满足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它所实现的快乐——远低于快乐的强度和极限——就是幻想本身的快乐。




对拉康来说，欲望总是指向其宣称对象之外的东西。正如拉康学者阿德里安·约翰斯顿所说：“拉康因此断言，每一个需求归根结底都是对爱的需求”（约翰斯顿，雅克·拉康[SEP]，2023）。即使欲望似乎是为了达到某种可以实现的目标，也许最典型的是与特定的人建立浪漫或性关系，但实现这一明显的目标并不能满足欲望所依附的每一个经过的物体背后流动的、无法实现的驱动力。




欲望的快乐，幻想，是一种不断更新的信念，即所需的对象仍然可以获得，潜伏在一个无限推迟的可能性空间中。寻求他人的全部占有，他们的爱就好像是一个物体，就像那些欲望在路上捡到的东西一样。绝对的性满足，对于欲望主体（我们都是拉康的欲望主体，不可避免地、普遍地）来说，总是在拐角处，表面上像食物或爱抚一样具体和可用，但实际上——必然地——难以捉摸。




拉康欲望的矛盾结构——即它拼命寻求自己的延续，而不是停止——是婴儿期创伤的挥之不去的影响，是与他人初次相遇的创伤。欲望始于婴儿所依赖的母亲（拉康风格化的“mother”）。




在《康德与萨德》中，拉康将无法实现理想目标归因于母亲他者性的创伤。婴儿在一开始设想的是自己和他们所依赖的母亲之间没有区别。这种状态——一个人的需求的满足和爱的提供被体验为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与自我联系在一起——是欲望背后的不可能对象。




从婴儿认识到母亲的差异性的那一刻起——她可以也会离开，她不能完全融入自我，她提供的爱和婴儿所依赖的养育都是偶然的——再也不会有这样的安心和满足感了。从那时起，无论对方能提供什么，无论是物质上还是性方面，都会意识到自己的偶然性，意识到对方从未完全拥有过。










镜像阶段




在拉康的所有著作和研讨会中，他的思想都发生了变化，并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然而，在拉康几十年的工作中，不可能恢复到幸福的先前状态的概念仍然是一致的。尽管如此，对这一点的描述并不总是过于依赖弗洛伊德的母子欲望概念。拉康有时会说婴儿最初的幸福状态（受试者余生都在努力恢复的终点）与他们在镜子中的完整形象相吻合：“镜像阶段”。




与弗洛伊德不同，拉康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使用“主体”一词，表示与他使用的“自我”截然不同的东西。对弗洛伊德来说，自我包括作为主体和客体的自我——主格的“我”和宾格的“我”都属于并在它的象征性的伞之下。然而，对于拉康来说，自我是一个直接的对象，一种由外部组成和指导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意志和内在的东西。




对于拉康来说，镜像阶段是指婴儿在6到18个月大的时候在镜子里认出自己，将这个自我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分裂（与主观的“我”不同），并且已经由社会构成的阶段。




拉康说，镜像阶段结束的这个点上，在镜像中感知到的单一自我被揭示为某种社会性的、零碎的东西，不再是一个和谐的整体，在主体的控制下，它是一种失控的东西——不受主观意识的控制。




根据这一说法，此后欲望的运动的特点是试图回到对婴儿期的想象的理想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主体和自我是相同的、和谐的，存在于一种自主的统一状态中。伴随着欲望的痛苦，对这种不可能的回归的渴望，对拉康来说是“偏执狂的异化，可以追溯到镜像I变成社会I的时候”（拉康，《镜像阶段作为I功能的形成》，1949）。




这两种描述，每一种都解释了欲望不断运动的原始创伤，彼此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无论我们是将婴儿主体创伤后所处的幸福状态描述为与母亲想象的、必要的统一，还是将主体自我和客体自我之间想象的、前社会的、前语言的同一性，基本叙事都是一样的，阻碍幻想统一可能性的障碍也是一样的。




社会象征秩序——即与他者的相遇——切断了统一的可能性，而这种统一是性关系徒劳地寻求重新获得的满足。










享乐




除了拉康思想中不可能的满足之外，还有另一个术语，即伴随着未满足的渴望而来的快乐，通常被翻译为未翻译的“享乐”（字面意思是享受 Jouisance）。对拉康来说，享乐是在快乐领域之外的；它“超越了快乐原则”，因为它的实现将涉及彻底放弃“自私的利益”（齐泽克，《如何阅读拉康》，2006）。




享乐的特征是非快乐的享受，这种享受不是来自欲望的满足，也不是来自对这种不可能的满足的幻想，而是来自对满足感的抑制。因此，Jouisance是拉康理解伊曼努尔·康德和萨德侯爵的核心，也是解释虐待狂和受虐倾向的核心。




如果拉康意义上的“快乐”与和谐、统一和舒适有关（这也是弗洛伊德的目的：回归母亲，回到最低限度的兴奋状态），那么相比之下，享乐是一种极度兴奋和强烈的状态，一种快乐，但没有前一种意义上的任何快乐属性。对拉康来说，享乐在各种想法之间来回滑动，有时是伴随着抑制满足感而来的快乐，有时似乎是指越过满足感本身的边界。




在这两种情况下，拉康都认为享乐是对“真实”的特殊依恋，与想象和象征不同。享乐是一种与威胁社会秩序令其彻底瓦解的东西的碰撞，它不是和谐的，而是爆炸性的。约翰斯顿写道：










说话的主体所失去的享乐感，只会以所谓的“极限体验”的形式回归，即与毁灭性的、无法形容的、压倒性的、创伤性的或无法忍受的事物的相遇。（《雅克·拉康》，约翰斯顿[SEP]，2023年）




与真正的欲望对象擦肩而过，潜伏在礼节之外，超越了通过语言强加的社会秩序，这从来不是幻想中的回归（回到母亲，回到镜像阶段）所渴望的安慰或和谐的快乐。相反，享乐——尽管有许多伪装和形式（拉康列举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享乐，与他思想的许多其他部分相交）——总是令人不安；这是变态和正义的自我否定表面下的快乐。




对于拉康来说，精神分析实践的核心是分析者认识到自己的享乐。也就是说，分析者会考虑他们欲望和动机中可怕的、几乎无法忍受的真实。分析师鼓励患者体验他们拒绝承认的快乐，甚至不将其视为快乐——这些快乐在幻想的永久推迟中被否认和防御。




      

    

  